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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莹

在和平区最繁华的商圈附近，有一
家大隐隐于市的古籍书店。站在位于四
平东道的传统双开玻璃木门前，让人仿
佛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天津。书店
的面积不大，却顶天立地地伫立着七八
个书架，一本本泛黄的旧书和一套套重
获新生的古籍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等
待着与有缘人的邂逅。

书店中间，被一张大大的书桌填满，
书籍堆叠成小山，围出了一个不足两平
方米的工作空间，一盏台灯、一把镊子、
一个喷壶、几支毛笔，伴随着古纸书香，
古籍修复师赵春山就是用这些再简单不
过的工具，日复一日地让残败的古籍焕
发新颜。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
者带您走进古籍书店，一起听听赵春山
老师讲述他与古籍的故事。

古籍修复师的巧手与匠心

古籍修复师也被称为“古籍医
生”。一沓沓、一张张老化的故纸，一本
本虫蛀、受潮、霉变的古籍，通过古籍修
复师之手，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重
获新生。

说起“修书”，可能不少人都有过经
验：书上有了小洞拿张纸补一下，书页撕
了拿透明胶带粘一粘，看上去似乎没有
多大的难度。不过，放到古籍的修复上，
操作就不能如此潦草了。古籍修复整个
工序复杂精细，有的多达十几道流程。
赵春山身在其中，感受日深。

根据书籍的破损情况、纸张材质、
装帧方式等不同，赵春山都会有不一样
的修复工作流程，就像是医生给病人看
病，都是感冒，但病人不同，开出的药方
也不一样。修复方案确定之后，后面就
是选纸、拆书、补破、折叶、齐栏、压平、
锤书、装订等一系列细致工作。赵春山
指着工作台上一本已经破碎不堪、正在
等待修复的古籍说：“古籍修复讲究‘修
旧如旧’，力求最大限度地呈现古籍的
原貌。选纸是第一步，挑好厚度适合的
宣纸后，要通过染色让新纸和旧纸的颜
色尽量保持一致。即使如此，在修补纸
张与原书纸张的连接处还要加上整理
纸边纤维、压平等步骤，这样才算完美
的修复。”

除了选纸环节外，调制糨糊这一步
更是至关重要。“古籍书店的日常就是

从民间收书、修复、再出售这么一个过
程。常常有市民拿着自己简单处理过
的旧书过来，打开一看，有的已经被人
处理过了，用的是化学胶水或者透明胶
带，在内行人眼里这就不是修书而是对
书的二次破坏。”赵春山告诉记者，“古
籍修复师一般都是用自己调制的糨糊
来补书，虽然是老办法，但是这种糨糊
既有足够的黏性，也便于再次揭裱修
复，对书籍没有任何损坏。经过专业修
复的古籍，如果得到妥善保存，继续流
传百年也没有问题。”

入行至今，赵春山从事古籍修复已
经整整50年了，但提起这项技艺，他仍
然连连感叹，一定要“钻进去”“活到老学
到老”。古籍修复最难的点在哪儿？赵
春山给出的答案是“揭书叶”。“老百姓对
于保存古书没有经验，收上来的古书破
损程度不一，出现的问题也是千奇百
怪。即使干了一辈子的古籍修复工作，
不少书拿到手里，我还是会‘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赵春山笑道，“修古籍就像
治病一样，在所有‘病症’里，最难的是那
种因为长期受潮、污损，书叶‘坨’在一块
的‘书砖’。虽然看上去它比那种像点心
皮儿一样一碰就碎的古书结实许多，但
想把它的书叶完好无损地分开，考验的
是经验、耐心，甚至需要大胆的尝试和创
新。”赵春山手头有一本清代同治年间重
修的古籍《李氏音鉴》，在修复的时候，这
套书的书叶粘连了差不多300张。即使
如赵春山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古籍修复
师，他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这本
书修复完成。

在赵春山眼里，古籍修复虽然是一
个小众、冷门的行业，却有着不可估量
的重要意义。“古籍修复就是为了将文
明得以延续”，破损的古籍尘封了漫漫
岁月，正是一位又一位古籍修复师前赴
后继将其修缮完备，让历史重现于世人
眼前。

技艺与人生的交融

十七岁从学校毕业，赵春山被分配
到文化局工作后入职古籍书店，从此与
古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做了一段售货员
之后，我就被调到了收购部，也就是古籍
书店最核心的部门。”赵春山回忆说，“当
时收购部有十几位老师傅，就我一个年
轻人，入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老师们整
理书架。”

十七八岁正是年轻人活力迸发的
年纪，却要一头扎进故纸堆里整理浩
如烟海的旧书，每天与灰尘为伴，赵春
山难免也有开小差的时候。当时的老
古籍书店就在劝业场二楼，有时候出
门上个厕所的功夫，他也会被琳琅满
目的商品拖慢脚步。“刚开始时不懂
事，觉得整理书架就是打杂的活计，浪
费时间。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师父开
始教我辨别各种古籍版本，了解不同
年代书籍用纸的差别，以及印刷、装帧
的特点时，我才明白整理那么多古书
正是为后面的学习磨性子、打基础、攒
经验。”赵春山笑着说。

后来赵春山正式拜古籍修复技艺第
二代传承人孙金梦为师，系统学习古籍
修复，而他的师爷正是近代版本学家、目
录学家、藏书家孙殿起。过去学手艺讲
究学徒三年才能出师，在孙金梦老师的
倾囊相授之下，赵春山越发感觉围绕古
籍的学问一辈子都学不完。“作为非遗技
艺的传承人，我最先接触的不是古籍修
复而是版本目录。”赵春山回忆说，“那时
候，店里有一个长长的书单，上面除了记
载各种典籍书目外，还包括每种书籍总
共出了几个版本、在市场上大致的流通
量等，背会了这些才能在第一步收书的
过程中，根据品相、稀有程度等给书籍做
准确的定价。第二步才是对古籍进行修
复，这时不仅要有娴熟的修复技艺，还要
将各个时期的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的装
帧风格谙熟于心，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修
旧如旧’。”

如今，赵春山早已不是当年的毛头
小子了，修起书来常常一坐就是大半
天。面对破损不堪的书叶，不敢大声说
话不能大口喘气，时间久了难免眼花、
手酸、颈椎痛，但他告诉记者，修复古籍
带来的成就感会把这些疲累一扫而
空。修书更修心，留艺不留名。赵春山
始终记着师父的教导：学技艺更是学做
人。老一辈匠人认真严谨、甘于寂寞、
历久弥坚的精神，也早已深深地融入了
他的血液。

随着老师傅们的离去，赵春山也肩
负起了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社会在发
展，科技在进步，古籍修复技艺也在不断
地创新融合。“近几年也出现了不少先进
的仪器，包括多功能纤维测量仪、pH值
测试仪、纸浆补书机等，对于年轻的从业
者来说，这些仪器的确可以弥补他们经
验上的不足。但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手

工修复的许多细节和做法仍是无法被取
代的，这份技艺的传承仍然意义重大。”
赵春山表示。

传统技艺的现代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最难的
是人才的接续。从业50年，看过、学过
赵春山古籍修复技艺的人不少，但真
正能留下来被他收做徒弟的却不多，
一共只有9位。对于传承人，赵春山有
最基本的两点要求：一是真正对古籍
修复技艺感兴趣，二是要从事与古籍
或者古籍修复相关的工作。“只有如
此，才能在热情过后抵得住枯燥和寂
寞，长久地坚持下来”。

今年36岁的李辰是赵春山的徒弟
之一，同时也是天津市古籍出版社的
一名编辑。古籍社除了国学、文史、传
统文化等读物的编辑出版外，有相当
一部分工作是对中国古籍文献以及天
津地方馆藏史料的整理，这就和古籍
修复密不可分了。“无论是对一些珍贵
的古籍进行扫描做数字化留存，还是
出版线装书，都离不开古籍知识和古
籍修复技艺。有时候甚至要把古籍拆
成单页扫描，再按照原样一丝不差地
装订回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就得
求助师父了。”李辰告诉记者，“第一次
看到赵老师在现场修复古籍时，看着
那些古籍在他的手中重生，我就下定
决心一定要拜赵老师为师。我觉得这
不仅是对这门技艺的喜爱，也是身为
一名古籍社编辑的责任。”

2021年，天津市古籍出版社试水
直播，请赵老师出山通过新媒体做非
遗传承的推广，年过六旬的赵春山因
此而开始“触网”直播。“其实我的工作
台就设在店面里，很多时候来淘书的
人进到店里，就会在旁边看我修书。
遇上感兴趣的，还会找我多聊几句，或
者提出一些书籍修补的问题，我都会
教他们。店里有几位老主顾，现在甚
至可以自己对旧书做简单的处理。”赵
春山告诉记者，“但是真正到店里来的
人还是有限，搭上新媒体的快车就不
一样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修复
技艺，感受古籍的魅力。”

因为经常在网络上露面，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了古籍书店，也认识了赵春
山。李辰总会收到朋友发来的照片或
者视频，问里面拍摄的人是不是赵老
师。“点开一看，正是师父坐在书店里修
书。看到评论里网友们对师父的钦佩，
我也特别自豪。有时候还会跟师父打
趣说您也成‘网红’了。”是不是“网红”，
赵春山并不在意，最让他感到欣慰的
是，随着曝光度的增加，来店里淘书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想从事古籍修复的年
轻人也越来越多。“过去在这淘书的都
是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但是
近几年对古籍感兴趣的年轻人多了起
来。北京大学文史专业有几个学生隔
三岔五就会过来淘线装书，咱们本地的
大学生来书店的也不少。”赵春山欣喜
地说，“而且在网上留言想加入这个行
业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现在等待修
复的古籍还有很多，但专业古籍修复从
业者却很少，亟须新鲜血液注入。当
然，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更理性地
做出选择，这样才能长久地热爱，也才
能把古籍修复这件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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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古籍书店内的书架上展示的

多是经赵春山之手修复的古籍。

左图 赵春山（右）指导徒弟修复

古籍。


